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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今年年底，全球首条量子通信保密专线——“京沪干线”将如期

建成。

这一成功，离不开来自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

众多科研团队的努力，也离不开那些为数众多的年轻科研人员。这

其中，来自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马小松就是典型代表。

2005 年，马小松前往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开始博士的学习和研

究，主要致力于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处理。毕业后在奥地利科学院

开始博士后研究，延续拓宽之前的工作。

凭借着持续的努力，马小松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了不少新突破。

2012年，马小松和同事们凭借 143公里的成绩，打破了量子隐形

态传输的最远距离世界纪录，也为建设一个基于卫星的全球性量子

通信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理想中的量子通信网络中，量子机械

效应能够大幅提高信息交换的安全性，进行确定计算的效率也要远

远超过传统技术，量子隐形态传输也将成为量子计算机之间信息传

送的一个关键协议。这项成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也被美国《时

代》杂志评为 2012世界百大科学进展之一。 （彭科峰）

马小松：
潜心走入
量子世界

■周一有约

“一盏伟大的灯刚刚熄灭了。”与高山长期合

作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罗伯

特·罗德尼克教授，在唁电中如是写道。

2016年 5月 3日，年仅 5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际著名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高山教授挥手作别。

15岁上大学 49岁当选院士

1962 年 6 月，高山出生在地质之家，15 岁考

取了西北大学地质学专业。在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读研期间，师从我国著名地球化学家张本仁

院士，深入地球化学领域的学习和研究。

短暂的一生中，高山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

至今，高山院士的一篇发表在《自然》的论

文，仍是该领域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文章

中，他发现了下地壳拆沉再循环这一重要地球动

力学过程的关键证据，发展了拆沉作用的示踪方

法，为中国东部中生代强烈壳幔交换与大规模成

矿作用的地球动力学背景提供了新认识，提出了

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幔经历了古元古代与中新

生代两期地幔改造作用。

另外，高山在我国最早建立了激光剥蚀等

离子体质谱微区地球化学分析方法，他所带领

的研究群体在方法创新及国际标准物质定值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推动了我国微区分

析地球化学学科的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其

深远的影响。

49 岁时，高山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当

时地矿系统最年轻的院士。

科研“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这是同事和学生对高山生

前的一致看法。

高山的全部生活几乎就是工作。加班是常

事，好几年的年假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即使在

重病期间，他依然坚持阅读文献和指导研究生工

作。高山记忆力超群，指导学生时，说起一篇论

文、一个观点，在哪个期刊、哪一年刊出，他都记

得清清楚楚。

“不耗能无从得功，开拓进取源自勤奋与沉

思。”导师张本仁院士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高

山。在高山住院期间，张老先生曾去探望，宽慰

学生：“你要安心养病，我们一起还要去秦岭为祖

国奋斗 20年。”

2009年 4月，正处于事业巅峰的高山被查出

患有肺癌，手术切除三分之一右肺。化疗间歇期

间，高山便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不知疲倦地开展

地球化学研究工作。

“高山取得的成就是长期潜心科研的成果，

对当前科学界一些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有所启

示。”地质学家金振民院士在高山逝世后感慨。

最后的时间留给了学生

高山院士历来重视团队建设和年轻人才的

培养，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2010年，“渐冻人”这个不为常人熟悉的疾病

渐渐吞噬着他，很快便失去了所有运动能力，眨动

眼睛成为他与别人交流的唯一方式。助手和学生

们需要将电脑的软键盘调出，问：老师，您需要的是

键盘上哪一排的字母？第一排、第二排还是第三

排？他眨两下眼睛，表示要找的是第二排的字母。

助手继续问他：您需要的字母在第二排的左边、中

间还是右边？高老师再眨三下眼睛，表示在右边。

在生命的最后5年，他依旧通过眨眼睛的方式

指导学生和研究团队的工作，包括为年轻学生撰写

和修改学术论文，他就是通过这种看起来效率极低

的工作方式，带领团队完成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工

作，指导了10余名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长期的持之以恒，使高山的团队始终保持着

活力。他所带领的“壳幔交换动力学创新团队”

集中了 2位院士、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名“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高山此去无高山，天妒英才不复返。悲痛

忧伤谁能知，流水高山知我情。”金振民在送别

这位忘年老友时，无限惋惜与痛心。

高山已远去，但这座“高山”却永在。

高山已去，“高山”永在
留声机

因为青蒿素，中医药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许多人也许并不

知道，与青蒿素类似，我国还有一个提取自中药的化学成分明确的药

物——榄香烯脂质体。

近日，它的发现者杭州师范大学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谢恬教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目前，传统的癌症治疗依然侧重于手术切除。“但中晚期肿瘤切

不掉或切不干净，残留癌细胞还可能复发，而放、化疗在杀伤癌细胞

的同时，对正常细胞及机体免疫功能、造血功能等也会造成损害。”

谢恬说。

“能不能有一种既能杀死癌细胞，又不伤害机体正常细胞的抗癌

新药？”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缺陷，要找到攻克癌症的有效办法，必须另

辟蹊径。谢恬团队提出了癌症治疗新思路，以及“分子配伍”理论研

发抗癌新药。

他们从临床和实验室对大量中药进行了抗癌活性成分的筛选，

经过多年研究，最终从“浙八味”之一的温莪术（温郁金）提取的挥发

油中，发现了高效低毒的抗癌活性成分——榄香烯。

有别于传统中药的丸散膏丹等制剂，谢恬团队创新采用了脂质体

靶向制剂技术，把榄香烯精制成脂质体注射液和脂质体口服乳。为

此，他们研制并建成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条脂质体产业化生产线。

谢恬说，榄香烯是采用降模式分子蒸馏精制技术，从中药提取分

离出的高效低毒的抗癌活性成分，其“靶向性”在于，可以选择性杀伤

癌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没有损害，同时还对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功能有

激活作用。 （董碧水）

谢恬：
做中国老百姓
吃得起的抗癌药

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惠州皓赛董事长孙敬玺博士带

领团队研制成功激光器、探测器自动耦合机，已实际应用于光器件产

业化，如今正研究将机器人应用于光器件的制造，为全国带宽的升级

提供支撑。

1995 年，孙敬玺从天津大学毕业后，赴美继续攻读。回国后，

2006年，他在深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在大功率 LED 屏幕的研发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孙敬玺，开始也将

公司的主要业务方向放在这里。然而，较为成熟的产品却有着并不

“成熟”的问题：由于市场上此类产品的提供者太多，质量良莠不齐，

市场环境不佳。于是，他果断将业务方向转变为光通讯。

光纤的芯只有头发丝的 1/5粗细，制造时稍有偏差，光纤就只能

传输短距离的信息。“光通讯和 LED 的基础技术相通，但光通讯是这

个领域最难做的之一。”孙敬玺介绍，在制造光纤的过程中，经历了三

个阶段。在最初的手工阶段，用孙敬玺的话说，就和以前女孩子绣花

一样，而做得最好的也确实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不过，在自动化生

产面前，再心灵手巧的姑娘也要败下阵来。如今，孙敬玺的团队研制

成果使原本人工最快需要 50秒的工序，自动化生产只要 20秒。

眼下，孙敬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将智能制造引入他的生产车

间。芯片和光纤的制造都需要有大量数据采集作为支撑。孙敬玺表

示，以前骨干网的网速要 10G，现在可能需要 40G，这对光纤的生产

带来新的要求。 （王彪）

孙敬玺：
在光纤的
芯上“绣花”

文·本报记者 谢 宏

（图片来源于网络）

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在最后燃起绚丽光

焰，观看返回直播的航天科工集团职工欢呼起来。

其中有几张年轻的笑脸。这些还带着孩子

气的年轻人就是航天科工γ高度控制装置项目

的成员。

γ高度控制装置是神舟飞船飞行任务的最

后环节，是飞船的关键设备。该项目总体组里共

有 6 名年轻成员，平均年龄 34 岁，其中 2 名成员

今年刚 30岁。人员少、年纪轻，可这支队伍的力

量可不小，从神舟八号到神舟十一号任务都由这

些年轻人担纲设计师。

带头冲锋的叫王征，是有名的“拼命三郎”，总

带着一股冲劲。作为项目负责人，他从老一辈γ

高度控制装置研制人员手中接下沉甸甸的责任。

当王征刚走出大学校园，他接触的第一个项

目就是γ高度控制装置，一干就是十多年。“开始

还以为γ粒子发亮呢，不懂！”王征这么形容刚入

所的自己。当时，研制还找不到突破口，一腔热

血想做点什么却被困在原地。但师傅那种对待

工作如同信仰一般的执着感染着王征。师傅叮

嘱王征：“我们这支队伍不缺磨难、更不缺信念，

一定要把咱们国产γ高度控制装置送上天！”

一腔热血、勤奋好学的王征被大家评为“拼命

三郎”，可他的倔脾气也是出了名的，“得罪”人的事

没少干，可他干的最多的，还是对自己发脾气。

一次参加试验，还是设计师的他被外单位

追问产品机制，一时没答上来，尴尬的场面让

他耿耿于怀。这次“蒙羞”让他对自己恼火了

好久，随后便跑到清华、中科院高能所等单位

不断求教，不搞明白饶不了自己。正是这次经

历让他意识到要从机理上吃透技术，“可靠性

要从源头出发”。

项目研制过程中，需要操作放射源，这使他

身体受到一定放射性损伤。“别仗着自己年轻！”

当他又一次拒绝医生的住院治疗要求，医生苦口

婆心劝说。“年轻人，得拼一把！”他又“逃”回工作

岗位连夜修改汇报材料。

“拼一把”成为年轻人们的精神内核。李蓉

平在交付产品前，在某地进行的综合环境实验一

做就是 9 天，每 2 个小时测一次数据，不嫌枯燥；

王晓博每天总是乐呵呵地跑上跑下，许多繁琐的

设计和测试工作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总是

有条不紊；作为项目唯一的女生，张晓薇却从未

因为负荷大推托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再由和

平里回到顺义的家中；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源头

可控，冯程往返于北京与南京，在外协单位进行

跟产，一呆就是半个多月……

现年 35岁的葛源春在这支队伍里被大家称

为“老葛”，责任心强的他有过“加班加到吐”的经

历，在任务遇到难题时，心脏不太好又遇感冒的

他强忍身体不适坚持加班，呕吐不止。“回家还

吐，老葛胆汁都吐出来了。”送他回家的冯程说。

The Young，这支队伍充满热情与冲劲，他

们跟自己较劲，跟项目的每个细节较劲。γ高度

控制装置项目队伍的年轻面孔，用新一代的正能

量战胜困难，展现着航天 Young力量。

航天Young力量：“γ高度”项目组里的年轻人文·王若影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付毅飞

从北京科技大学西门进去走不远，就是有些

年头的金物楼。在这栋楼四层的办公室里，记者

见到了李立东。

因为这次采访事前经过了较为复杂的程序，

记者一度对本次采访有些许担心。但一见面，热

情随和的李立东让记者在冬日的北京里感到温

暖，而科研世界里，敢想敢拼的李立东用系列创

新方法，点亮了细胞膜。

最近，他带领团队在新型光功能材料的设计

制备领域再次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工

作已被材料科学领域著名学术期刊美国化学会

的《材料化学》接收发表。

李立东：给细胞膜来张“彩照”
文·本报记者 操秀英

“我们做的主要工作是开发新型荧光功能材

料，通过该类材料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深入

地认识并了解细胞膜及其内部结构。”李立东概

括道。

在生物体系中，细胞膜作为细胞的内外边

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细胞膜结构

和功能的研究一直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荧光成像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细胞结构

的认识逐步深入。而目前所采用的细胞膜荧光成

像材料大多为小分子染料，该材料在荧光稳定性

以及信号可靠性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我们设计的荧光共轭聚合物，灵敏度和水

溶性都非常好。”李立东说，他们设计并制备出了

具有很好水溶性且具备双色发光性能的新型荧光

聚合物材料，并将其成功用于细胞膜的双色成像。

具体说来，该聚合物材料与细胞共培养后，

可迅速而稳定地与细胞膜结合，即使经过 24 小

时地长时间共培养，仍稳定地吸附于细胞膜表

面，并不会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细胞质中。同时，

由于其在细胞膜表面的吸附聚集，大幅提高了聚

合物材料分子内和分子间的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可发射出明亮的蓝红双色荧光信号。

“这个工作确实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与好评。”李立东自豪地说。

事实上，到北京科技大学的官网看看，你会

发现近两年是李立东学术成果的丰收季，每隔一

段时间就会有关于他研究成果的快讯。

今年 3月，他们关于聚合物半导体氮化碳材

料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材料科学领域顶尖的学术

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并被评为 VIP论文。在

这一研究里，李立东团队及其合作者，使用简便

温和的实验方法，制备出了一种新型的氮化碳材

料。该材料在紫外光激发下，可发射出明亮的天

蓝色荧光，其量子产率可达到 48%，这是目前国

际上所报道的该类发光材料的最高值。同时发

现，该材料的生物毒性较低，具有优异的细胞成

像功能。该项研究工作将有利地推动此类材料

在光电功能材料及生物材料领域的广泛应用。

去年 8月份，他们还设计出一种新型的荧光

复合功能材料与器件体系，该器件可通过金属表

面增强荧光效应，利用可量变的荧光信号，可以

有效识别不同种类的抗原，同时对多种肿瘤细胞

也具有高效的识别能力。该项研究结果发表在

材料科学领域顶尖的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

“这项研究对于癌症的早期筛查很有作用，

目前我们已经在做相关的应用尝试。”李立东说，

基础研究能真正用起来，是比发表高水平论文更

高兴的事。

系列高水平工作攀登荧光材料高峰

2001 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李立东踏

上了出国深造之路。他师从物理化学领域的国

际知名教授 HelmuthM·hwald，在德国马普学会

胶体与界面研究所攻读博士，并取得物理化学专

业博士学位。

在德国读博士不是件容易的事，五六年毕业

是常有的事，而李立东却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那时候，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于实验研究，没有

休息日。有时候为了加快实验进度，我通宵都在

实验室。”李立东说。

在德留学期间，他设计并制备出了一种可发

生在纳米尺度的新型光电功能材料体系，该体系

可发生矢量性的电子转移，并发生长效的电荷分

离。这一研究成果成功地解决了电子转移过程中

如何控制方向性的国际性难题，为新型光电功能

材料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及实验基础。

由于出色的科研工作，在德留学期间，他获得

了首届2003年度“中国政府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德国的这段经历确实锻炼了我。”每个曾有

过“疯狂被虐”经历的人，事后多半会感谢那段疯

狂的岁月，李立东也是如此。

“我的导师是德国马普学会胶体与界面研究

所所长，他的工作非常忙，和他谈话都要事先和

秘书预约。入学后第一次见面，他让我设计制备

一种可发生方向性电子转移的薄膜材料。至于

实验研究如何开展，他建议我尽可能地自己去思

考。”李立东说，这个特别庞大的研究课题让他完

全蒙圈，不知如何下手。

虽然德国气候宜人，但李立东在前三个月因

为焦虑而严重上火：“当时确实想打退堂鼓了，但

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有过“咬牙坚持”

还是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靠着大量啃文献，日夜钻研，把握住每一次

和导师的沟通，在不断地自我突破中，李立东最

终完成了上文提到的高质量研究。这让李立东

感受到德国培养博士的独特性：在自我推进工作

的前提下，独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段经历

也为日后李立东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地创新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这段经历，再回北京科技大学执教后，

李立东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培养。

“回国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

生。”李立东笑称，只有出国后，才会真正感受

到自己骨子里对国家的热爱。

所以刚回国时，他主动当过本科生班主任，

不定期给学生开讲座，讲做人、讲科研。“我们那

个班是当时学校里同年级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

个班，各个方面都很出色，在很多活动中都数一

数二，班风特别好。”讲起这些，李立东十分骄傲。

在北京科技大学，李立东的团队有口皆碑。

“主要是因为风气好，我告诉学生，不要急着做文

章，我们要先学会做人，我招学生的时候人品是

很重要的指标之一。”李立东说。

李立东酷爱足球，他认为足球运动和科研一

样，需要高度的团队合作。在他的课题组中，团

队成员相互配合，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包括

研究生也积极地参与到课题组的建设中。李立

东说，他鼓励每个人都多提建设性的建议，让每

个人的进步都融入到团队的发展建设中。

正因此，在他指导的研究生中，有 2 名博士

研究生获得“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十佳学术之

星”称号。这是学校研究生所获得最高学术荣誉

称号，每年只从全校的研究生中评选 10名。

这些年李立东带领的课题组取得了很多科

研成果，但最让他感到欣慰的，还是看到培养的

一批批优秀的毕业生活跃在祖国的各个岗位，他

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学生才是最高质量的“论文”

（（照片由李立东提供照片由李立东提供））

我 们 做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开
发 新 型 荧 光 功
能 材 料 ，通 过
该 类 材 料 能 有
助 于 我 们 更 清
楚 、更 深 入 地
认 识 并 了 解 细
胞 膜 及 其 内 部
结构。

“

”


